
剛
剛
看
了
明
珠
台
的
紀
錄
片
︽
與
全

世
界
做
生
意
︾
，
中
國
人
到
南
極
觀

光
，
成
為
外
國
郵
輪
行
業
的
大
生
意
，

中
國
人
富
起
來
，
可
以
邁
開
豪
邁
的
腳

步
，
到
全
世
界
旅
遊
，
甚
至
帶
着
家

小
，
坐
郵
輪
到
南
極
親
近
企
鵝
。
中
國
人
有

了
錢
怎
樣
花
？
帶
小
孩
子
遊
南
極
，
豪
情
消

費
，
也
是
炫
耀
的
光
環
。

慧
妍
雅
集
︵
歷
屆
香
港
小
姐
創
立
的
慈
善

團
體
︶
帶
領
香
港
基
層
孩
子
，
也
邁
開
了
豪

邁
的
腳
步
。
每
年
資
助
十
間
中
學
校
隊
遊

學
，
以
旅
遊
、
體
驗
、
分
享
的
方
式
，
啟
發

學
生
探
索
世
界
，
發
掘
自
我
。
過
去
四
年
，

一
百
二
十
位
中
學
生
得
此
受
惠
，
去
過
德

國
、
英
國
和
瑞
士
，
今
年
是
第
五
年
，
目
的

地
是
荷
蘭
。

記
得
二
零
一
二
年
慧
妍
雅
集
創
辦
遊
學
項
目
時
，
名

譽
顧
問
吳
杏
倫
告
訴
我
，
她
們
的
理
念
是
，
為
基
層
的

孩
子
提
供
一
個
體
驗
異
地
文
化
、
擴
闊
視
野
、
提
升
自

己
的
機
會
。
當
時
我
已
十
分
感
動
，
捐
錢
助
學
的
人
很

多
，
慈
善
機
構
也
多
的
是
，
但
能
為
基
層
孩
子
想
及
未

來
的
，
除
了
善
心
外
，
還
多
了
一
份
貼
心
的
預
見
。

遊
學
項
目
主
席
莫
可
欣
說
，
基
層
家
庭
的
孩
子
，
通

過
這
活
動
，
有
了
見
識
，
增
加
了
膽
識
，
是
此
活
動
的

意
義
所
在
。
有
些
從
沒
想
過
有
機
會
出
國
讀
書
的
孩

子
，
去
了
一
次
英
國
，
找
到
了
自
己
的
目
標
，
成
功
報

讀
了
劍
橋
大
學
。
一
次
啟
蒙
，
改
寫
了
命
運
，
這
是
主

辦
者
最
感
安
慰
的
。

慧
妍
雅
集
為
學
生
選
擇
了
荷
蘭
，
這
是
一
個
充
滿
魅

力
和
動
感
的
國
家
，
也
是
我
所
嚮
往
的
旅
遊
之
地
。
如

果
要
往
荷
蘭
旅
遊
，
最
好
揀
三
月
至
四
月
，
每
年
都
有

大
型
的
花
展
，
荷
蘭
有
大
面
積
種
植
鮮
花
蔬
果
之
地
，

也
有
大
面
積
的
溫
室
，
因
為
保
鮮
技
術
一
流
，
有
規
模

的
運
輸
鏈
，
成
為
各
地
鮮
花
的
集
散
地
，
今
天
我
們
在

香
港
花
展
所
見
，
在
插
花
學
校
，
或
在
花
墟
買
花
，
問

及
品
種
，
是
來
自
哪
裡
的
鮮
花
？
答
案
多
是
荷
蘭
，
其

實
來
自
肯
雅
也
說
不
定
。
荷
蘭
花
卉
佔
了
國
際
市
場
六

成
，﹁
歐
洲
花
園﹂
享
負
盛
名
。

改寫孩子命運

前
兩
天
一
位
年
輕
的
朋
友
，
告
訴
我
一
件
讓
他

糾
結
的
事
，
他
的
老
家
在
江
南
的
一
個
小
城
，
他

在
香
港
讀
了
研
究
生
，
畢
業
後
也
在
港
找
到
了
工

作
，
事
業
生
活
的
開
端
應
該
還
算
不
錯
。
可
是
在

他
的
父
母
看
來
，
他
卻
是
相
當
的
不
成
功
。

為
什
麼
呢
？
因
為
他
的
父
母
自
有
參
照
系
，
參
照

的
是
他
的
同
學
們
，
他
的
同
學
們
都
在
老
家
早
早
地

找
了
份
安
穩
的
工
作
，
或
者
公
務
員
，
或
者
國
企
，

每
個
月
撐
不
死
也
餓
不
着
，
關
鍵
是
還
基
本
上
都
結

婚
生
子
了
。
這
一
點
尤
其
讓
他
的
父
母
感
到
羨
慕
嫉

妒
，
每
次
和
他
通
電
話
、
發
信
息
都
要
強
調
幾
句
：

你
也
是
奔
三
的
人
了
，
總
是
一
個
人
在
外
做
港
漂
，

而
且
這
幾
年
聽
說
香
港
也
不
那
麼
消
停
，
你
是
何
苦

呢
？此

話
聽
多
了
，
年
輕
的
朋
友
就
有
點
煩
躁
，
本
來

壓
力
已
經
夠
大
，
而
父
母
對
他
的
人
生
規
劃
又
與
他

內
心
的
追
求
相
去
甚
遠
，
甚
至
南
轅
北
轍
，
所
以
他

想
聽
聽
我
的
意
見
。
作
為
一
個
在
他
眼
中
的
前
輩
，

我
自
當
要
給
他
一
點
建
議
什
麼
的
，
但
又
不
想
老
生

常
談
地
跟
他
講
道
理
，
其
實
是
和
他
的
父
母
講
道

理
。講

道
理
不
如
講
故
事
。
我
跟
他
說
起
我
的
老
同
事

的
兒
子
的
事
。

老
同
事
的
兒
子
和
他
差
不
多
大
，
性
格
穩
重
，
做
事
踏
實
，

從
小
就
是
個
乖
乖
仔
，
從
學
業
到
工
作
無
不
聽
從
父
母
的
安

排
。
他
唯
一
的
一
次
對
父
母
之
命
的
違
抗
，
是
從
部
隊
退
伍
之

後
沒
有
直
接
回
老
家
，
而
是
到
離
家
僅
百
公
里
外
的
某
省
電
台

去
當
了
幾
個
月
記
者
，
並
且
在
短
暫
的
工
作
過
程
中
愛
上
了
一

個
外
省
女
孩
，
外
省
女
孩
也
因
為
他
的
寫
作
才
華
而
愛
上
了

他
。兩

人
相
愛
之
後
，
外
省
女
孩
不
甘
於
內
地
平
淡
的
生
活
，
決

定
南
下
廣
州
，
也
希
望
他
能
和
她
一
起
去
打
拚
屬
於
他
們
的
未

來
，
兩
人
一
合
計
便
準
備
遠
走
高
飛
。
此
時
一
座
山
橫
在
他
們

面
前
，
男
孩
的
父
母
也
就
是
我
的
老
同
事
兩
口
子
堅
決
反
對
，

擔
心
的
理
由
和
中
國
的
絕
大
多
數
家
長
如
出
一
轍
，
怕
他
離
家

太
遠
生
活
方
式
不
同
，
怕
他
娶
了
外
省
女
孩
將
來
會
面
臨
生
活

習
慣
的
衝
突
，
怕
將
來
自
己
老
了
沒
人
照
顧
…
…
總
之
理
由
言

之
鑿
鑿
，
擲
地
有
聲
。

乖
乖
仔
在
父
母
苦
口
婆
心
加
聲
淚
俱
下
的
面
前
敗
下
陣
來
，

聽
話
地
離
開
女
友
回
到
老
家
，
到
某
單
位
當
了
一
個
普
通
的
公

務
員
，
最
終
在
父
母
的
反
對
下
自
然
是
放
棄
了
他
的
愛
情
。

這
位
朋
友
如
今
仍
在
老
家
的
單
位
安
穩
地
上
着
班
，
仍
然
是

一
個
普
通
得
不
能
再
普
通
的
公
務
員
，
他
的
婚
姻
也
沒
有
如
他

父
母
所
期
待
的
那
般
美
滿
，
據
說
結
了
兩
次
婚
又
離
了
兩
次

婚
，
至
今
仍
舊
孑
然
一
身
。
而
當
初
他
所
愛
的
那
個
女
孩
，
早

已
在
廣
州
打
拚
出
了
自
己
的
一
番
事
業
，
遇
到
了
和
她
一
樣
不

甘
平
庸
的
愛
人
，
有
了
一
個
如
意
的
家
庭
。

現
在
我
的
老
同
事
後
悔
了
，
但
是
他
們
的
後
悔
換
不
回
兒
子

的
青
春
。

我
告
訴
朋
友
，
你
可
以
把
我
老
同
事
的
故
事
告
訴
你
的
老

爸
，
不
知
道
他
對
自
己
兒
子
的
現
狀
會
有
何
種
新
的
感
想
？

中
國
的
家
長
總
是
習
慣
於
為
兒
女
打
理
一
切
，
小
到
吃
穿
冷

熱
，
大
到
工
作
婚
姻
，
好
像
每
個
爸
媽
都
是
孩
子
的
終
身
顧

問
，
而
且
是
終
身
不
下
崗
的
顧
問
。
他
們
的
理
由
都
充
足
得

很
：
可
憐
天
下
父
母
心
，
每
個
父
母
都
是
為
孩
子
好
。
但
是
孩

子
自
己
怎
麼
想
呢
？
他
們
的
需
求
是
什
麼
？
他
們
嚮
往
什
麼
樣

的
生
活
？
恐
怕
大
部
分
家
長
是
不
知
道
的
，
而
且
基
本
上
也
覺

得
考
慮
那
些
問
題
是
多
餘
。
所
以
中
國
人
總
是
希
望
按
照
自
己

心
中
的
模
樣
塑
造
孩
子
，
塑
來
塑
去
，
常
常
是
塑
得
不
如
意
，

又
成
為
自
己
的
負
擔
。

其
實
古
人
是
很
有
智
慧
的
，
古
代
的
讀
書
人
沒
幾
個
是
在
父

母
面
前
的
，
基
本
上
是
科
舉
成
功
後
就
遠
走
高
飛
了
，
而
兒
子

在
外
有
了
成
就
也
會
光
宗
耀
祖
，
甚
至
恩
澤
鄉
里
。
因
此
八
仙

裡
面
的
鐵
拐
李
有
句
名
言
：
「
兒
孫
自
有
兒
孫
福
，
誰
給
兒
孫

作
馬
牛
。﹂
這
話
頗
有
車
到
山
前
必
有
路
的
意
思
。

反
倒
是
如
果
做
父
母
的
天
天
擔
心
他
們
的
孩
子
，
那
麼
孩
子

往
往
會
沒
有
福
氣
，
因
為
福
氣
都
被
父
母
擔
心
掉
了
。
福
氣
不

能
總
是
透
支
，
透
支
多
了
，
就
成
了
赤
字
。

兒孫自有兒孫福

雖
然
南
茜
擔
任
第
一
夫
人
期
間
備
受
批

評
，
但
沒
有
人
質
疑
她
作
為
一
位
好
妻
子

的
角
色
，
所
以
她
逝
世
時
，
白
宮
及
聯
邦

建
築
物
仍
下
半
旗
，
以
示
哀
悼
，
反
映
美

國
人
對
傳
統
的
尊
重
，
並
理
性
地
看
待
自

己
國
家
的
歷
史
。

在
美
國
，
第
一
夫
人
在
聯
邦
政
府
並
沒
有
正

式
職
位
，
但
作
為
國
家
最
高
領
導
人
的
配
偶
和

伴
侶
，
誰
也
不
會
忽
視
她
的
角
色
和
作
用
，
而

且
，
有
不
成
文
規
定
，
總
統
就
職
後
，
第
一
夫

人
也
得
跟
着
辭
去
自
己
的
工
作
，
共
同
住
進
白

宮
，
並
擔
負
起
打
理
總
統
的
起
居
和
白
宮
的
生

活
，
她
的
協
助
角
色
對
總
統
決
策
的
影
響
力
絕

對
不
小
，
差
別
的
只
是
如
何
在
公
眾
面
前
做
得

好
看
一
些
。

作
風
高
調
的
南
茜
顯
然
做
得
不
太
好
，
跟
另

一
位
知
名
度
更
高
的
積
琪
蓮
一
樣
，
因
為
喜
歡

打
扮
和
時
裝
，
最
受
詬
病
的
是﹁
奢
侈﹂
，
然

而
，
時
裝
尤
其
是
高
級
時
裝
本
來
就
是
奢
侈

品
，
何
況
處
在
權
力
最
高
位
，
很
難
不﹁
奢

侈﹂
！
不
過
，
自
我
感
覺
良
好
的
南
茜
還
是
有

給﹁
比
下
去﹂
的
時
候
，
那
就
是
美
國
當
時
的

對
手

︱
前
蘇
聯
的
第
一
夫
人
雷
莎
。

里
根
夫
婦
不
但
被
譽
為
創
造
了﹁
美
國
總
統

史
上
最
偉
大
的
愛
情﹂
，
里
根
在
任
的
八
年
也

被
視
為
促
進
美
國
經
濟
復
甦
並
走
向
繁
榮
的
年

代
，
尤
其
是
時
尚
產
業
和
流
行
文
化
，
並
透
過
輸
出
文
化

產
品
，
令
美
國
對
全
球
的
影
響
力
無
遠
弗
届
，
以
致
最
終

瓦
解
了
東
歐
和
蘇
聯
，
結
束
東
西
方
冷
戰
，
形
成﹁
一
國

獨
大﹂
的
世
界
格
局
，
雖
然
也
有
評
論
指
里
根
的
低
稅
經

濟
學
為
今
日
美
國
經
濟
失
衡
、
貧
富
差
距
拉
大
埋
下
了
伏

筆
。不

過
，
作
為﹁
最
偉
大
的
溝
通
者﹂
，
里
根
在
外
交
上

取
態
強
硬
，
夫
人
其
實
也
不
可
能
低
調
。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是
美
蘇
交
手
最
頻
密
的
時
期
，
時
任
蘇
共
總
書
記
戈
爾

巴
喬
夫
當
年
攜
夫
人
雷
莎
訪
問
美
國
，
一
度
形
成
兩
位
第

一
夫
人
的﹁
時
尚
爭
競﹂
。
由
於
大
學
教
授
出
身
的
雷
莎

形
象
優
雅
，
並
充
滿
知
性
，
加
上
具
新
鮮
感
，
很
快
就
引

起
美
國
媒
體
對
這
位
來
自﹁
共
產
世
界﹂
的
第
一
夫
人
感

興
趣
，
在
美
蘇
領
袖
會
晤
期
間
的﹁
花
絮
新
聞﹂
就
是
對

兩
位
夫
人
的
形
象
和
舉
止
品
評
：
雷
莎
那
身
低
調
的
淺
紫

卻
蓋
過
了
南
茜
的
大
紅
大
綠
，
令
她
首
嘗
挫
敗
的
滋
味
。

但
無
論
如
何
，
作
為
夫
人
，
南
茜
絕
對
稱
職
。
她
總
以

仰
慕
的
目
光
看
着
里
根
演
說
，
而
里
根
則
以
擁
吻
回
應
了

她
的
渴
望
。
這
也
許
就
是
圓
滿
婚
姻
及
其
造
就
的
夫
人
。

夫人這角色

中
學
文
憑
試
尚
有
兩
周
開
考
，
應
屆
畢
業

生
正
密
鑼
緊
鼓
地
積
極
備
戰
。
亞
洲
兒
童
教

育
協
會
及
青
年
新
世
界
於
二
零
一
六
年
三
月

上
旬
至
三
月
中
旬
期
間
，
成
功
訪
問
了1,650

名
高
中
學
生
了
解
他
們
的
學
習
情
況
。
調
查

結
果
發
現
，
近
半
數
高
中
學
生
會
尋
求
學
校
以
外

的
備
試
途
徑
，
有
百
分
之
二
十
學
生
的
溫
習
時
間

超
過
至
十
小
時
以
上
，
有
百
分
之
十
八
每
月
花
費

超
過
五
百
元
去
備
試
，
相
信
愈
近
公
開
試
的
來

臨
，
高
中
生
都
花
更
多
時
間
及
金
錢
來
備
試
。
其

中
最
多
學
生
選
擇
補
習
來
提
升
學
習
成
績
，
認
為

補
習
能
學
到
在
日
校
學
不
到
的
知
識
，
然
而
補
習

費
價
值
不
菲
，
對
家
庭
或
會
造
成
經
濟
壓
力
。

隨
着
科
技
進
步
，
電
子
學
習
相
較
傳
統
補
習
等

備
試
途
徑
，
收
費
較
低
，
較
方
便
，
或
可
成
為
紓

緩
方
案
。
亞
洲
兒
童
教
育
協
會
主
席
梁
思
韻
小
姐

表
示
電
子
學
習
成
新
學
習
常
態
，
家
長
要
與
時
並

進
，﹁
家
長
不
要
一
看
見
子
女
用
電
腦
或
電
話
就

開
口
責
罵
他
們
不
專
心
溫
習
，
多
表
達
正
面
訊

息
，
有
助
提
升
他
們
的
自
信
心
應
對
公
開
考

試
。﹂
朱
偉
星
醫
生
亦
表
示
：﹁
身
為
學
生
，
對

應
試
一
定
會
有
壓
力
，
當
中
有
一
部
分
來
自
父
母
的
期

望
。﹂
建
議
家
長
與
子
女
增
加
溝
通
，
且
不
應
只
就
着
學
習

問
題
作
溝
通
，
應
主
動
了
解
子
女
的
學
習
需
要
。

除
家
庭
外
，
學
生
及
教
師
需
要
更
多
的
支
援
，
協
助
他
們

作
更
好
的
準
備
。
教
育
局
、
考
評
局
以
及
其
他
機
構
應
增
加

對
考
生
們
的
各
方
面
支
援
，
例
如
安
排
仿
照
真
實
公
開
試
的

模
擬
試
及
應
試
講
座
，
增
加
考
生
們
對
應
考
中
學
文
憑
考
試

的
把
握
。

人
生
匆
匆
，
驀
然
回
首
，
考
試
只
是
人
生
旅
途
其
中
一
小

段
，
盡
了
力
，
問
心
無
愧
，
就
是
對
自
己
最
好
的
成
績
表
。

如何備戰中學文憑試

去
北
京
旅
遊
，
有
沒
有
到
過
北
海
公
園
？
在
北

海
公
園
內
，
有
沒
有
看
過
那
一
棵
被
乾
隆
皇
帝
封

為
白
袍
將
軍
的
白
皮
松
樹
？
這
棵
白
皮
松
，
樹
齡

已
超
過
八
百
年
。

白
皮
松
是
寺
廟
最
喜
歡
種
植
的
樹
，
原
因
不
僅

是
它
非
常
長
壽
，
還
因
為
它
的
灰
綠
色
樹
皮
，
會
在
生

長
時
慢
慢
呈
現
圓
形
，
脫
落
後
會
出
現
淺
黃
色
的
斑

塊
，
這
些
斑
塊
，
會
隨
着
太
陽
光
線
而
變
化
，
有
時
會

看
到
紅
色
，
有
時
會
看
到
紫
色
，
非
常
美
麗
。

這
麼
長
壽
的
白
皮
松
，
可
以
說
見
證
過
不
少
朝
代
的

興
替
。
在
紫
禁
城
的
養
性
殿
外
，
曾
經
也
有
過
一
棵
白

皮
松
，
見
證
過
乾
隆
年
間
和
以
後
的
一
些
歷
史
事
件
。

在
何
鴻
毅
家
族
基
金
贊
助
下
，
三
聯
書
店
出
版
了

︽
紫
禁
城100

︾
，
這
本
書
，
是
由
趙
廣
超
先
生
，
以

及
他
的
設
計
及
文
化
研
究
工
作
室
同
仁
，
加
上
故
宮
文

化
研
究
小
組
團
隊
，
投
入
多
年
心
血
而
創
製
的
一
本
鉅

著
。
圖
文
並
茂
，
淺
顯
易
讀
，
對
於
紫
禁
城
從
建
造
，

到
如
今
保
存
的
種
種
，
都
可
以
一
窺
要
領
。

書
的
敘
述
方
式
很
特
別
，
就
像
白
皮
松
，
書
是
這
樣

記
述
的
︵
摘
要
︶
：﹁
二
零
零
一
年
故
宮
專
家
從
樹
幹
的﹃
年

輪﹄
調
查
它
的
樹
齡
，
得
出
的
結
論
是
：
估
計
白
皮
松
是
生
於
一

七
五
六
年
︵
乾
隆
二
十
一
年
︶
或
早
一
點
，
至
少
比
養
性
殿
大
十

六
歲
。
一
七
七
三
年
，
白
皮
松
十
七
歲
，
趕
上
開
始
編
纂
︽
四
庫

全
書
︾
的
盛
事
。
一
八
零
零
年
，
白
皮
松
四
十
四
歲
，
乾
隆
駕

崩
。
一
九
一
一
年
，
白
皮
松
一
百
五
十
五
歲
，
清
帝
宣
告
退
位
，

中
國
從
此
再
無
封
建
帝
制
。
一
九
二
五
年
，
白
皮
松
一
百
六
十
九

歲
，
看
着
故
宮
博
物
院
成
立
。
一
九
三
七
年
，
白
皮
松
一
百
八
十

一
歲
，
與
整
個
中
國
的
人
民
一
起
度
過
艱
苦
的
八
年
抗
戰
。
一
九

九
七
年
，
白
皮
松
的
年
輪
戛
然
而
止
，
靜
靜
地
留
下
了
二
百
四
十

一
年
痕
跡
。﹂

白
皮
松
可
愛
，
︽
紫
禁
城100

︾
的
文
字
更
可
愛
，
對
不
？

白皮松

每當回鄉，總想找時間去左鄰右舍串串門，和
公公、婆婆、舅舅、嬸嬸、哥哥、嫂嫂們敘敘
舊，拉拉家常。近些年來，家鄉變化很大，重建
家園有聲有色。
閒談中，得知我們村這些年來，家家戶戶都有
事可做，或忙生意或搞技術均有可喜收穫，有的
幹得挺出色，又是開店又是辦廠，又是種果樹又
是造房子，又是裝空調又是買小轎車，應有盡
有。口袋裡確實已經有些錢不像過去，雖不比那
些榜上大富翁，但據說也有上千萬上百萬的小富
翁，其他家庭也不示弱，紛紛打上白手起家的翻
身仗，實在很不容易，真為他們感到高興。尤其
讓我感到欣慰的是，以前村裡就算我家唯一有文
化，父親是小學教師，母親曾是平和一中高材
生，只因家境貧困而中途輟學，妹妹考上省技工
學校，就我這個高中生，也是全村文憑最高的
了。而如今，村裡已經出了研究生物的博士生，
公費到美國留學已經有幾年了，還有研究生、大
學本科畢業生若干個，今非昔比。
說起重建家園，不由想起我家建房子的事。時
至今日，我家先後已換了三次房子。我家原有兩
間低矮簡陋不足三十平米的瓦房，是祖上傳下來
的，因為三代同堂根本無法維持下去。文革期
間，父親和母親用肩膀從山上挑回第一間新房。
那個時候，因為家裡窮，勞力又不足，父親和
母親只好利用農閒或有間歇時間一起上山去砍
柴。從我家到山上，約有五六里地遠，父親和母
親經常一天兩個來回，也就是要走上近二十四里
地遠，而且回來的路上要挑着百斤左右的乾柴。
而這些砍下來的乾柴，有的留作家用，有的則挑
到市場上去賣，一般情況下，一擔柴約百斤能賣

得一元錢，就這樣一元一元積攢下來，直到新房
建成。
而砌牆用的土方塊，也都是父母利用中午或傍

晚去撈田土或翻出水溝底下的土做成的。那個時
候，我家附近有好幾個專門用來做土方塊的木
格，有時候我也會去那裡玩，直到天黑之後才跟
父母回家。至於用來蓋屋頂的那些木料，則大都
是父親到近三十里地遠的山林裡去砍的，然後一
根一根用肩膀扛回來。還好，當時有大姨丈幫
忙，大姨丈的家就在通往那條山路的半路上。大
姨丈有時間就會和父親一起去砍木料，也就是用
來當屋頂中樑柱的那種，可見，多麼辛苦。
第二次建房子是在「改溪造田」的那年頭。
人有時候要接受磨難，要受多少磨難，又在什
麼時候接受磨難是說不清楚也意料不到的。我們
家剛剛建起的房子，還用不到兩年，由於「改溪
造田」又被拆了。儘管我們家還有幾個鄰居辛辛
苦苦好不容易才建起一間新房，用不到兩年，又
被拆了，但我對當年的「改溪造田」是沒有意見
的，甚至連深懷感恩之心都有了，因為正是這次
「改溪造田」治理了常年累月的水患，實在可算
是功德一件。至於第三次建房子的事其實是近年
在縣城買套房的事。這件事於我家而言當然是大
事，且很不容易，但於社會而言，卻已是稀鬆平
常，故不值一提。
讓我感佩至今的是，儘管當時我家面臨那種窘

迫境況，母親還是一個很守本分的人，也是個非
常有自尊心的人，從不向別人訴苦，哪怕自己的
親人也不輕易開口，更不會貪佔別人或公家的一
點點小便宜，再窮再苦再累再痛苦母親也絕不向
困難低頭，這就是她的個性和操守。事實證明，

母親身上不但天生具有一種女性自我犧牲的精
神，而且始終保持着一種當時知識女性的那種奉
公守法的理念。
說到這裡，我想起了一件事情，「改溪造田」

那一年（1974年），母親因為是生產隊裡最有文
化的人，又是個思想進步、大公無私的先進團幹
部和生產積極分子，因此，在生產大隊的監督
下，全村社員通過表決，一致推舉母親為生產隊
的「記工員」。當時的「記工員」責任重大，主
要負責登記每個社員每天勞動的情況，到了年底
的時候，生產隊就根據「記工員」記下的賬本進
行統計工分，然後根據工分的多少換成工分值。
一般情況下，一工分等於兩工分值，也就是一工
分等於兩分人民幣，再根據工分值多少分配糧食
和發放其他生活用品包括抵扣統籌糧食等，可
見，當時這個崗位是多麼重要。
更重要的是，由於當時缺乏必要的監督和管

理，全憑「記工員」的責任心和大公無私情懷去
做好這件事情，如果「記工員」有私心或不公正
想要多記幾分給某個人或給自己是很容易的，也
是沒有人能夠知道的，因為每年都是從年初記到
年中再記到年底才結算，跨度那麼長那麼大，有
誰能夠記得清誰曾經做過多少工，積下多少工
分？換句話說，能記住自己的工分就已經非常不
錯了。可見，這個崗位在監督和管理方面的漏洞
有多大。而當時，這些權力都握在母親一個人手
裡。
記得，在那段日子裡，我家每天晚上都堆滿了

人，這些人都是生產隊的社員，這些人都是自己
來申報工分的。那個時候，申報工分是根據男
女、年齡大小、勞動時間加以區分的。一般情況
下，男的比女的工分要高一些，男的每天滿工可
得十分，女的每天滿工可得八分，年齡小的每天
滿工可得三至四分，遲到或早退算不滿工要扣
分。還有一種情況就是，有時候生產隊是採取半
承包制，也就是一塊土地讓幾個人共同去完成，

最後所得工分平均分配。這麼大的權力竟然全掌
握在我母親的手裡，如今想來，實在是件非常不
可思議的事情，但確實如此。
更不可思議的是，別的生產隊當「記工員」的
人，其家庭及親戚的年底工分總結總是箕滿缽
滿，富足有餘，而母親當生產隊的「記工員」，
當了好幾年竟然每年都欠生產隊的工分，不但糧
食等無法按時全額領回，每年都還要上「學習
班」。當時工分不足無法完成統籌糧食款的人要
上「學習班」去完成任務，在那段時間裡所有的
勞動都是不計工分和報酬的。有一年，由於欠工
分太多，母親上「學習班」還還不了債，為了還
清債務，母親竟主動要求拆去我家屋頂上的瓦片
去抵債，當時工作組的成員看到這種情況都很感
動，不敢接受母親抵債的方式，後來在母親的執
意要求下，工作組的成員要求母親立字為據，才
敢接受。由此可見，母親是多麼老實本分又不認
輸的一個人，至今母親還保持當年的這種自尊心
和要強心理。或許，這就是她的美德，也是她的
弱點。有時美德也很脆弱。
父親「勞教」結束後，回到家裡，母親立刻鬆
了一口氣。儘管父親的公職被取消了，但回到家
裡後還是給家庭帶來了陽光，正因為有了和熙
陽光的照射，母親的臉色才開始稍微有點紅
潤，其實這也是青春散發出來的魅力。從此以
後，勞動變成了一件令人快樂的事情。小時候
的我，也體驗過勞動
的辛苦。如果說我有
今天相對健全的思
想，絕對和小時候的
經歷和勞動有關。而
我認為，勞動雖是件
辛苦的事情，卻能歷
練人生命的本色。人
的一生，往往由生命
的本色注定。

回鄉

﹁
春
天
不
是
讀
書
天
，
夏
日
炎

炎
正
好
眠
；
秋
有
蚊
蟲
冬
有
雪
，

收
拾
書
包
好
過
年
。﹂
大
懶
蟲
的

打
油
詩
，
很
多
人
都
嘻
嘻
哈
哈
哼

過
了
，
元
代
翁
森
的
︽
四
時
讀
書

樂
︾
，
就
相
信
沒
幾
個
人
唸
得
出
幾

句
。翁

森
讀
書
環
境
的
優
美
，
就
令
今
日

喜
歡
讀
書
的
人
羨
慕
不
已
，
限
於
篇

幅
，
全
詩
不
能
盡
錄
，
就
春
夏
秋
冬
每

季
各
摘
一
句
吧
：
春
天﹁
山
光
照
檻
水

繞
廊﹂
；
夏
天﹁
晝
長
吟
罷
蟬
鳴

樹﹂
；
秋
天﹁
昨
夜
庭
前
葉
有
聲﹂
；

冬
天﹁
地
爐
茶
鼎
烹
活
火﹂
。
春
夏
秋

三
季
，
各
有
大
自
然
的﹁
山
光﹂
、

﹁
蟬
鳴﹂
、﹁
葉
聲﹂
陪
襯
，
就
是
冬

天
窩
在
室
內
，
茶
香
爐
暖
的
氣
氛
，
現

代
讀
書
人
也
無
可
能
領
會
得
到
。

今
日
讀
書
，
追
尋
翁
森
四
時
之
樂
，

除
非
跑
到
郊
外
公
園
，
還
可
以
看
點
山

光
，
偶
或
聽
到
蟬
鳴
和
葉
落
，
冬
天
室

內
可
能
也
有
暖
氣
，
可
是
有
山
光
照

檻
，
沒
有
水
繞
廊
之
美
，
跑
到
老
遠
地

方
聽
蟬
鳴
葉
聲
，
現
代
人
也
沒
這
個
耐

煩
，
冬
天
沒
有
活
火
的
暖
氣
亦
無
情
調

可
言
。
但
是
翁
森
之
樂
，
在
他
那
個
時

代
，
不
論
貧
富
人
家
，
上
述
環
境
，
均

可
得
之
，
看
牛
的
住
茅
舍
的
，
四
季
都

能
處
身
大
自
然
中
享
受
讀
書
之
樂
。

現
代
人
讀
書
，
不
只
遠
離
自
然
，
就
是
困
居
斗

室
，
讀
書
也
難
安
靜
：
窗
外
車
聲
、
家
人
談
話
、

電
視
噪
音
。
聽
蟬
？
難
了
，
吵
耳
的
中
發
白
「
麻

雀
聲﹂，
反
而
很
多
家
庭
四
季
都
有
。
所
以
今
日
的

學
生
，
要
想
享
受
翁
森
讀
書
之
樂
就
不
容
易
了
。

話
是
那
麼
說
，
撇
開
山
光
蟬
鳴
葉
聲
，
真
正
喜

歡
讀
書
，
何
時
何
地
，
何
嘗
會
減
樂
趣
。
一
個
家

庭
環
境
複
雜
成
績
優
異
的
中
學
生
，
就
說
他
自
幼

有
足
夠
的
定
力
，
抗
拒
接
聽
他
不
想
聽
到
的
聲

音
，
平
日
也
多
到
圖
書
館
做
功
課
，
他
明
白
讀
書

總
有
壓
力
，
但
是
讀
書
的
興
趣
也
正
在
於
學
習
如

何
冷
靜
應
付
壓
力
。
他
說
喜
歡
讀
書
最
大
的
理

由
，
還
是
看
到
自
己
吸
收
的
知
識
，
一
天
比
一
天

進
步
。
進
步
，
才
是
讀
書
最
大
的
樂
趣
。
他
可
以

這
樣
想
，
什
麼
「
山
光
蟬
鳴
葉
聲﹂
都
不
重
要

了
。 讀書自有讀書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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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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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心

方 芳

方寸方寸
不亂不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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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想隨想
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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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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